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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命的长河中，姑姑是那
朵最温暖、最明亮的浪花，她的爱
如潺潺溪流，润泽了我的心田。

小时候的我，家境不富裕，糖
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奢侈的美
味。每当看到小伙伴们手里拿着
色彩缤纷的糖果，我总是忍不住投
去艳羡的目光，那甜甜的味道仿佛
在我心里挠痒痒。姑姑知晓了我
这个小小的馋念，自那以后，每次
我去她家，她总是笑容满面地从柜
子里抓出一大把糖果塞到我手
里。那些糖果，不仅甜了我的嘴
巴，更甜了我的心，让我在那些清
苦的岁月里，感受到了别样的甜蜜
与温暖。

时光匆匆，我渐渐长大，踏上
了工作的旅程。或许是因为生活
的不规律，我患上了胃溃疡，常常
会被肚子的疼痛折磨得苦不堪
言。而每当疼痛发作时，吃点热乎
的东西便成了缓解痛苦的良方。
后来，因工作的缘故，我常常需要
到县城办事。办完事已饥肠辘辘，
我的胃又开始隐隐作痛。于是我
骑上小电驴，赶往县城附近的姑姑
家。每次一见面，还没等我开口，
姑姑仿佛已经洞察到了我胃部的
不适。我刚进门，她就喊姑丈去煮
点心。姑丈也总是二话不说，系上
围裙，在厨房里忙碌起来。不一会
儿，一碗热气腾腾的点心就端到了
我的面前。看着那冒着热气的食
物，闻着那熟悉的香气，我的心里
涌起一股暖流，疼痛似乎也减轻了
几分。

然而，在享受着姑姑关爱的同
时，我的心里也常常会涌起一丝愧

疚。我觉得自己总是给姑姑添麻
烦，这么多年来，她为我付出了太
多太多。可姑姑却总是笑着说：

“傻孩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姑姑
疼你是应该的。”

直到有一天，爸爸和我讲起了
他和姑姑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了
姑姑对我们这个家的意义。原来，
在爸爸很小的时候，爷爷去了外
地。起初，爷爷还能寄些生活费回
来，可后来不知为何，便断了音
信。而奶奶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那时的姑姑年纪也不大，却不得不
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尤其是
体弱的爸爸，更是让姑姑操碎了
心。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吃饭都
成问题，姑姑常常要想尽办法赚钱
贴补家用，可姑姑从未有过一丝怨
言。为了能更好地照顾爸爸，姑姑
早早地嫁了人。幸运的是，姑丈一
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们不仅接
纳了爸爸，还把爸爸照顾得无微不
至。爸爸常常感慨地对我说，如果
没有姑姑和姑丈，就没有他的今
天。听着爸爸的讲述，我的心中对
姑姑肃然起敬。原来，姑姑不仅对
我这个晚辈百般疼爱，对爸爸更有
着一种长姐如母的担当。她用自
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
担，用自己的爱和坚韧，呵护着爸
爸长大成人。

如今，姑姑虽然离开我们了，
但在我心里，姑姑永远是那个最温
暖、最可亲的人。她的爱，如同陈
酿的美酒，日愈醇厚，我会永远铭
记姑姑的恩情。我也会将这份爱
传递下去，让它在我们的家族中生
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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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我从外面散
步回来，见老伴在卧室内翻
箱倒柜，床上、地上铺满旧
衣。我倚门笑问：“今天怎么
想起把你的这些宝贝翻出
来，打算扔掉吗？”

其实我早有意清理家中
的陈年旧物。然而，每次老
伴都振振有词：“扔了多可
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
上。”话虽这么说，但那些旧
物压根就没有用武之地。此
刻见她当真铺开阵仗整理，
倒令我颇感意外。

老伴头也不抬，手也没
闲着，无奈地说：“东西太多，
塞得到处都是。这些衣服真
如鸡肋，看着有感情、有回
忆，舍不得扔，可想要找到一
件合身的、满意的，却又难上
加难。”最终打包的淘汰衣
物，不过寥寥数件。在记忆
的千丝万缕中，她仍在留舍
间反复权衡。

生于物质匮乏年代的老
伴，骨子里刻着节俭基因。
任何东西到了她手中都成了
宝贝。可要是全都不扔，随
着年岁渐长，我们都要被这
些“垃圾”给淹没了。

看到老伴依旧在那里左
翻右翻，我忍不住给她提意
见：“凡是三年内没有上过身
的衣服，统统扔了，这件舍不
得，那件舍不得，永远别想腾
出空间来。”最后，我们挑选
了几大包没有保留价值的旧
衣服，投进了小区的旧衣物
收集箱。丢掉的一刹那，说
实话，我的内心一下子轻松
了不少。

这让我想起“鹰类重生”
的传说：唯有忍痛啄去老喙
旧羽，方能焕发新生。人生
暮年亦如是，想要活得轻松，
想要在最后一段旅途中轻装
前行，就要学会断舍离，舍掉
那些没用的旧物，与其让它
们继续占用我们的空间，影
响我们的情绪，倒不如坦然
将它们扔掉。我们只有学会
从容割舍，才能在岁月长河
里，以更通透的姿态轻装前
行。

轻装前行
侯全生

“院里有棵椿，吃菜不担心。”
这是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的一句
口头禅。彼时年幼，不解其意，只
是觉得这话合辙押韵，挺好玩，便
也时常跟着瞎嚷嚷。直到长大了
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香椿还真就是
长在树上的一种蔬菜。

我老家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
母亲跟它的感情最深，因为那是她
嫁给父亲的第二年春天，外公特意
从家里挪过来送给母亲的，所以，
也算是很特别的一种陪嫁。当时，
识文断字的外公对母亲说：“香椿
树寓意好，栽上它，你们的小日子
就四季如春啦！”这种殷殷期望，令
人动容。

每年春分一过，院里的香椿树
就开始冒出嫩芽了，而且长得极
快，一天一个样，如果赶上一场雨，
便会疯长，待芽儿长到手指那么长
时，母亲就会催促父亲将它们掰下
来。高的地方够不着，父亲就用那
根绑了铁钩子的竹竿去勾。母亲
常常对我们说，春日尝鲜，一是春
韭，另一个便是这椿芽了。春韭再
鲜毕竟还是人工种植的，而椿芽却
是自然生长的，属于野菜。野菜最
讲究时令，尤其是这椿芽，倘若过
了谷雨再吃，那鲜味就大打折扣
了。俗语说：“雨前椿芽嫩如丝，雨
后椿芽生木质。”这“雨”便指的是
谷雨。

椿芽的吃法有很多，有凉拌椿
芽、椿芽炒鸡蛋、炸椿芽等，其中最
经济、最持久的吃法便是将椿芽焯
水后腌制起来。倘若存储得当，直
到严寒的冬天也可以一饱口福。

吃的时候，只需用刀切一切，虽然
有点咸，但香味依旧。此时，我也
终于明白了母亲所说的“吃菜不担
心”的真正含义。

所有吃法中，椿芽炒鸡蛋是我
的最爱。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
两种食材的结合堪称天下绝配。
彼时，乡下人的日子尽管窘迫，但
每家每户都会养上几只鸡、鸭、
鹅。那些鸡下的蛋都很小，可蛋黄
却很大，而且颜色偏红，颇有韧
劲。人们将蛋液与刚从树上掰下
来的椿芽混合在一起，待油温升高
后，将它们倒入锅中，接着用小火
慢煎，约莫7分钟后，便可出锅了。
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立马弥漫
开来，先钻入鼻孔，而后又沁入心
脾，让人感觉全身的毛孔都畅快淋
漓。

记得那时候，那些鸡下的蛋，
平时母亲根本舍不得吃，她把它们
积攒起来，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以换取一些钱补贴家用。唯独椿
芽最鲜的那几日，母亲却显得格外
大方，自家的鸡蛋不但一个不卖，
有时候不够，还会到邻居家去借一
些来犒劳我们。

母亲总是说：“椿芽是很神奇
的，一年中就有这么几天最鲜，所
以，我们要赶快吃。”又值春天，又
到了享受美味的椿芽的好时节。
已离开老家多年的我又不禁想起
了老家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不
知多年无人照料，它是否还枝繁叶
茂？我更想母亲，还有母亲亲手做
的那盘永远也无法复制的椿芽炒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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